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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切尔·菲尔德（Rachel Field）是美国著名作家、诗人，《木头娃
娃百年传奇》是她最为著名的作品，获得了1930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金奖。她在马萨诸塞州长大，就读于瑞迪克利夫学院。她的《为孩子
祈祷》一书获得了凯迪克金奖。
    菲尔德还是一个成功的成人童话作家，她创作了畅销书《很久以
前》(1935)，《锦上添花》(1938)，《从现在起到明天》(1942)。同
时，她还以她的诗歌《野雁告诉的》而著名。菲尔德还为舒伯特在迪
士尼电影《幻想曲》中的歌曲《万福马利亚》编写了歌词。菲尔德
1935年嫁给了阿瑟·佩德森，并在1937年与他合作了《看看我们自
己》。1938年，她的一部戏剧被改编成英国电影《伦敦德里小调》。
她还为基督的诞生创作了题为《整个夜晚》的故事。后来她搬到了好
莱坞，和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
本书献给缅因州和艾比·伊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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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这一章里我开始写回忆录
    这会儿，古董店里非常安静，那只布谷鸟钟前天被卖掉了，所以，
店里成了我和西奥波德的天下。西奥波德最近很勤快，老鼠们吓得都
不敢再从木器后面钻出来。西奥波德是店里的猫，也是店里唯一不卖
的东西，这让它有点儿趾高气扬。并不是我想批评它，我们每个人身
上都有点儿小毛病，要不是因为它的小毛病，我可能还不会在这里写
我的回忆录。但是，毛病是一回事，爪子是另一回事，这点我还分得
清。
    其实，西奥波德不能算是一只坏猫，但它实在不是一只体贴的猫。
它喜欢四处觅食，它有我见过的最锋利的爪子和最厉害的尾巴。还
有，最近它养成了在商店的橱窗里睡觉的习惯，还要把头枕在那个装
古董珠宝的托盘上。要是亨特小姐看到它前天晚上打哈欠时，差点儿
把那里面的一只红宝石耳环给吞掉，她确实应当感到担心。但是自从



这家古董店开张以来，亨特小姐就养着西奥波德，而且好像因为它那
些恼人的行为而看重它。亨特小姐自己也有好多怪癖，让我觉得，就
像菲比·普莱堡的妈妈常说的那样，有些“稀奇古怪”。首先，她喜欢戳
戳点点地看东西，还要翻过来覆过去地看。当然慢慢地你也就习惯
了，可是我的生活教养却始终让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好。但是，亨特小
姐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如果她认定你货真价实，她愿意为你做任
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三个早晨，她发现我被从座位上碰下来，脸
朝下掉在地上以后，会说，她不愿意再让我这样一个珍贵的古董娃娃
冒险，于是就在每晚关店门之前，把我从橱窗里拿出来。
    就这样，我站到了她那张零乱的桌子上，脚下是一张绿色的吸墨
纸，纸上满是墨点，背后是一个白鑞的墨水瓶，身边堆了一堆银行账
单和文件。旁边另一堆零乱的纸上，有一只旧海螺壳，比起我见过的
海螺壳，它算不上漂亮，但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一看到它螺旋
形表面上的闪光，就让我回想起南大西洋上的岛屿和我们的冒险故
事。壁橱的对面是壁炉，壁炉架上面的玻璃瓶里，有一艘扬帆的船
模，只是它的帆做得不太整齐，也不像我们的“黛安娜——凯特”号驶
出波士顿港口时那样，有金色的闪光。也许今天晚上，那只老旧的瑞
士八音盒又要像前几次那样，突然地就自动奏起音乐来。坐在这里，
听它用一成不变的欢快声调奏出那首名叫《玫瑰和木樨草》的华尔兹
舞曲，感觉真是有点儿奇怪。让人想起了当年，在贝托先生为年轻的
绅士小姐们举办的沙龙舞会上，伊莎贝拉·冯，罗赛拉和别的年轻人和
着这首乐曲起舞的情景。当年的贝托先生家离我现在坐的地方只隔着
一个街区，穿过华盛顿广场就到了，但那时没有摩天大楼，也没有现
在这些开满小店铺的街道。
    也许是由于那条装在瓶子里的船，也许是由于这个八音盒，但更可
能是由于那支鹅毛笔，让我有了把我这一生的故事写出来的念头。这
支鹅毛笔原是和那个白鑞墨水瓶配套的，现在的人们早已弃之不用，
就像女士们的裙子上和女孩子们曾经戴过的撑边女帽里用过的鲸骨一
样过时了。但是，一个人却不容易忘记他小时候曾经受过的训练，克
拉丽莎用鹅毛笔往她的练习本上抄格言的情景总会时常浮现在我的眼
前。如果亨特小姐和那位老绅士说的话是真的，我是店里最货真价实
的古董，那么我有什么理由要用那些新式自来水笔而不选用鹅毛笔来
写我的回忆录呢？我也不喜欢那个笔头尖尖的钢东西，写起字来划得



纸沙沙地响。所以现在我把这支鹅毛笔拿在手里，对它敞开心扉，开
始写我的回忆录。
    据我所知，我是一百年前，在缅因州被人雕刻成的，当时正值隆
冬。我自己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但是在普莱堡家里，不是这个人就
是那个人，常会讲起这段故事，因此我好像自己也看到了那位老货郎
用一块花楸木把我雕刻出来的情景。那块木头不大，所以我的身材比
普通的娃娃还要小一号。那块花楸木是老货郎非常珍爱的东西，是他
从爱尔兰一路漂洋过海带过来的。花楸木是个好东西，把它带在身
边，不仅能带来好运，还能让人逢凶化吉。所以，自从他开始货郎生
涯以来，就一直把它压在箱底。通常，五月到十一月是他做生意的好
时节，路上好走，气候也宜人，适合他把货物摊在农家的台阶上，让
农夫的妻子女儿们出来看。有一年，他一直向北走，到了一个他从来
没有到过的地方，他还没有走到海边，就被一场大雪困在了树林密布
道路崎岖的乡下。狂风夹着暴雪，只一会儿工夫，就把道路堵住了。
这时，他看到了一点灯光，只好走上去敲门，灯光是从普莱堡家的厨
房里照出来的。
    普莱堡太太常说，那一年要不是老货郎，她和菲比简直不知道该如
何度过那个冬天。因为她和菲比加上做杂务的男孩安迪总共才三个
人，要弄柴火烧火，要给养在谷仓里的马和奶牛喂水喂饭，还要给鸡
喂食。一直等到天放了晴，路也是好多天不通，船只都被困在了波特
兰港。所以，老货郎决定留下来帮着做些杂务，到了春天再走。普莱
堡船长不在家，出海去了，要几个月才能回来。
    那一年菲比·普莱堡七岁，是个快活的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一头光
滑的金色鬈发垂在脸边。正是因为她，我才从一块六英寸半高的花楸
木，变成了一个有头有脚的木头娃娃。我最初的记忆是一间方形的屋
子，闪着橘黄的灯光，透着舒适和惬意。屋子里有一个大壁炉，像个
山洞似的，红红的火舌在里面舔舐着大块的圆木。火上面，一根铁钩
子上挂着一只黑黑的茶壶。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菲比喊她的妈妈和安
迪过来：“快来看，这个木头娃娃有一张脸！”他们都跑过来看，老货
郎用拇指和食指夹着我，在火上烤来烤去，要把我身上的颜料烤干。
我还记得看到我的相貌时，菲比那激动的心情，还有她的妈妈看到老
货郎在这么小的一块木头上，还雕出来一只逼真的鼻子和可爱的表情
时，那种惊讶和喜悦。她们一致同意，老货郎运用小刀的技艺天下第



一。那天晚上，我被搁在壁炉架上晾干。壁炉里逐渐变小的火苗照出
奇怪的影子。老鼠吱吱地叫着，从墙洞里钻进钻出。屋子外面，风从
那棵大松树的枝丫间穿过，传来阵阵松涛声，这声音令我终生难忘。
    菲比的妈妈认为在我没有穿上合适的衣服之前，不能跟我玩。菲比
不是个喜欢做针线活的孩子，但是妈妈的态度很坚决，所以针线、顶
针和布头都被拿了出来，她们给我量好了尺寸，打算用一块带红花的
米色印花布给我做第一套衣裳，我觉得这块花布确实很漂亮。菲比的
针线活总是不能保持在最好的水准上，缝上个十分钟或是十五分钟，
她就烦了，但是她很想和我玩，所以她认真缝纫的样子让大家都有点
儿意外。我不太记得我的名字是怎么起的，一开始，受洗的时候，给
我取的名字是梅和塔贝尔，但是，菲比不耐烦记那么长的名字，所
以，很快全家人就把我叫做西蒂(Hitty)了。而且，妈妈还提议把我的
名字用红线绣在我的内衣上。
    “好了。”等绣完了最后一针，菲比的妈妈说，“以后不管她出了什么
事，她起码还能知道自己的名字。”
    “可是她不会出什么事的，妈妈。”菲比说，“因为她将永远是我的娃
娃。”
    现在回想这些话，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时，对即将要发生的事
情，我们没有一点儿预感！
    这样，几个星期以后，我被雕成了，我的衣服也终于做好了，菲比
在我的花布衣服上缝完最后一针的那天，正巧是个星期六。不巧的
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从星期六的太阳落下去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晚
上，小孩们不允许玩玩具。现在正是二月份，太阳早早地就从路对面
那座云杉树覆盖的山头上落了下去。菲比当然没有玩够，她要求妈妈
允许她在火边再玩半个小时，但是不行。她妈妈把我放进了旧松木梳
妆台最上面的那个抽屉，以防我的小主人看到我，会忍不住要和我一
起玩。我独自待在那个抽屉里，旁边是普莱堡太太那条最好的佩斯利
披肩，和上次菲比的爸爸从波士顿给菲比带回来的海豹皮披肩和手
筒。我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准备去教堂的时候为止。
    星期天去教堂的远征对普莱堡一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家离教堂
有几英里远，得坐着雪橇去。菲比早早地就穿好了衣服，在等着妈妈
和安迪的这段时间里，她站在一个脚凳上，打开了梳妆台上的抽屉，



取她的手筒和披肩。她一俯身看到了我，就有点儿动心。但是我必须
要为菲比说句公道话，她一直想抵挡我的诱惑来着。
    “不行，西蒂，”她说，“今天是星期天，我现在不能碰你，要等到太
阳落山以后才能和你玩。”
    想到去教堂要走很远的路，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不知怎的，
我就到了她的手里。
    “还好，”她略带歉意地对我说，“妈妈只是说星期天不能和你玩，现
在我只想帮你把衣服整一整。”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我的个头儿放进她的皮手筒里正合适。我必
须要进去，而一旦把我放了进去，她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于我就应该在
那里待着了。
    “谁也不会想到我把你藏在手筒里了，西蒂。”她小声地说，从她的
声音里，我听出来，今天早上我是不会待在这个松木梳妆台的抽屉里
了。这时，她的妈妈急匆匆地走进来说，她们得马上出发，不然到了
教堂就赶不上听荣耀颂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荣耀颂是什么，但是赶
不上荣耀颂的想法让她很着急，所以她从抽屉里拿披肩的时候，没有
注意到我不在那里，也没有注意到菲比变得通红的小脸。
    皮手筒里温暖又舒适，尽管菲比的两只手放进来以后，里面留给我
的空间实在狭小。里面的我看不到外面，只是偶尔会看到有几抹耀眼
的亮光，我知道那一定是雪地上的反光。我能感觉到马拉着车在路上
走着；能听到车轮碾过雪地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老货郎甩鞭子的
啪啪声，以及马铃儿那欢快的叮当声。这马铃儿的叮当声让普莱堡太
太非常不高兴，她不住地责备安迪没有把马铃铛从马脖子上卸下来。
她说在安息日一路听着马铃儿叮当响着去做礼拜，是对神的不恭敬，
她真不知道邻居们会怎么想。可是安迪说，铃铛不过就是个铃铛，他
看不出来铃铛装在马车上和装在教堂的尖顶上有什么不同。
    这句话让菲比的妈妈非常生气，她严厉地训斥了安迪一顿。要不是
那会儿马车恰好停在了教堂的台阶前，她还会说下去。一想到我被带
进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玩具娃娃们进入的教堂，我心里觉得非常
兴奋，同时又很好奇。尽管在皮手筒里看不到外面，但我还是听到了
不少动静。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还能记得周围的人们起立时
那种窸窸率率的声音，我还能听到他们的齐唱：



    赞美主，你把众生护佑，
    普天之下，你的名，人人赞颂……

    尽管我是个木头娃娃，这歌声，还是让我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庄严肃
穆的感觉。
    布道和祷告的时间很长，后来我就走神了。而菲比，她已经有点儿
坐不住了，再后来她就一头倒在妈妈身上睡着了。因此，我的不幸降
临了。我猜想，一定是她睡着的时候，手筒垂了下来，慢慢地，她的
手松开了，因为接下来的一件事，我记得，就是我从我那个舒适的海
豹皮做的藏身之处，一头摔到了地板上。幸运的是，我掉下来的时
候，教堂里的人们正一齐起身做最后一次祷告，所以没有人听到我掉
在地上的声音。手筒滚到一边，被安迪捡了起来。菲比也给拽起来，
和别人一起低头做祷告。
    尽管我很害怕，却一直相信会有人把我捡起来，直到我看到所有的
脚都从普莱堡家坐的那排长椅旁边走了过去，又听到门口传来雪橇和
马的声音，我还怀着希望，希望菲比会想个办法跑回来找我。但是最
后我听到的是关门的声音和拉下百叶窗的声音，我的希望破灭了。我
知道一定是菲比的妈妈把她急匆匆地带出去以后，菲比不敢对妈妈坦
白她把我带进了教堂的事。因此，我只好把心思用来思考我目前的不
幸处境，第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我就被落在了这样一个地方。
    我不太想回忆接下来的那几天几夜，事实上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
我到底在教堂里过了几天。我只知道那几天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日
子，比后来遇到的火灾和海难还要让我难过。天气冷得吓人，我的手
和脚差点儿被冻掉。外面狂风怒号，钉子冻断了，房梁嘎嘎作响，连
廊里挂着的那条旧钟绳前后摇晃，发出凄凉的响声。还有蝙蝠。我没
想到在这里会遇到蝙蝠，有一只蝙蝠的窝就在离我躺的地方不远的角
落里，在普莱堡一家坐过的那排长椅下面。白天，它倒挂在那里，看
上去像一只灰色的球。到了晚上，它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忽上忽下地
乱飞，着实让我害怕。它飞得很低的时候，翅膀甚至碰到了我，我能
看到它的小黑眼睛在黑夜里闪着幽幽的光。它的爪子看上去非常锋
利，我真希望它们不要碰到我。我身边那本打开的《圣经》，也没有
给我多少安慰，就在打开的那一页上，画着一幅悲惨的图画，一个人



被一条可怕的大鱼给吞掉了。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人和我同病相
怜。
    一天，我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声音，那是教堂的职事来做他每周一次
的例行巡查，我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可是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
呢？我躺在椅子下面，夹在脚凳和《圣经》之间，连个手指头也举不
起来。我说的确实是连个手指头也举不起来，因为老货郎给我雕手的
时候，觉得只要每只手给我雕一个手指头，也就是拇指就好，其余的
手指仍然连在一起，像连指手套那样。因此，我只能依靠脚来帮忙。
我的脚是用木钉固定在腿上的，而我的腿也是直通通的，没有给我雕
上膝盖这种奢侈品。但是，如果攒足了气力，使劲抬的话，我的腿可
以从与身子相接的地方稍微抬一抬，那里也有一两根木钉帮着固定我
的腿。我看出来，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于是，我就使劲抬了抬腿，又
把它们放下。
    咚！咚！咚！
    它们敲打在旧地板上的声音甚至把我也吓了一跳，这声音回荡在教
堂里，听上去非常吓人。我听到教堂职事大叫一声，“当”的一声扔
下，也许是把扫帚，朝着教堂后面就跑，一路上还撞了好几回椅子。
他一边跑，一边嘟囔，听上去像是给吓坏了：
    “也许是个鬼，也许不是，但是我可不去冒这个险！”
    尽管我的处境不妙，但是看到他被我的两只木头脚吓成这样，还是
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得意。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菲比·普莱堡不太善于保守秘密。还没等这个
礼拜过完，她就坦白了她没有听话，把我带进了教堂的事。她又保
证，只要把我找回来还给她，她愿意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为此她在
做完了当天的针线活以外，又多做了好长时间的刺绣。她做刺绣的工
夫，老货郎和安迪赶着马车把我从教堂里找了回来。
    没有笔——即使是最精美的鹅毛笔——能写出我再次回到家中的喜
悦。还有哪里比普莱堡家壁炉里跃动的火苗更明亮？炉火烤在我身
上，是那么温暖。火光摇曳，照亮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也照亮了菲比
那一头金发，她正低着头用十字针绣法往一块粗网布上绣格言：

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



甜言如蜜，
慎为所害。

    也难怪我和菲比会记得这几句话，因为她的妈妈告诉她，只有在认
认真真地绣完了最后一针以后，她才能和我一起玩。绣这几句话花了
菲比好几天的时间，这中间她哭过，线打过结，针法绣乱了，要拆了
重新来过。
    从我被“流放”的高台上，我同情地看着菲比，为了让这个小女孩记
住这个教训，妈妈才这么做的。在听过了妈妈那些关于善恶，关于认
真听话并照做不误的话以后，我庆幸自己是个木头娃娃，不必理会这
些要求。我从菲比刺绣时发出的声声叹息中，推断出来菲比大概也希
望如此。

    那一年，缅因州的春天来得很晚。直到了三月中旬才化冻，一个月
后，路变成了一条泥河，马和车几乎没法在路上走。柳树发芽也晚了
好些日子，一直到了五月，安迪才吹响了他的柳笛。这以后，忽然有
一天，普莱堡家门口的紫丁香上就结满了骨朵儿，路那边的树林里，
紫罗兰、雪花莲和欧龙牙草开了一地黄色和蓝色的花。如果你知道地
方，还可以找到五月花。安迪和菲比就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它们，它们
开在去年的落叶和松针下面，蔓生的花枝上缀满了盛开的粉色花和白
色花。从那以后，我常常在花店的橱窗里看到五月花，它被绑成了一
小束一小束的，不自然地摆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在普莱堡家的
树林里采到的那些花。
    一等到道路能够通行，老货郎就背上他的包裹，还有普莱堡太太给
他做的一大包吃的，上路了。菲比抱着我，和安迪一起把他送到了一
个三岔路口，他们在那里和老货郎道了再见，看着他一瘸一拐地沿着
往波特兰的那条路走了下去。老货郎肩上那个沉重的包裹把他的身子
压得歪向一边，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该拐弯了，
他停下脚步，朝我们挥挥手，菲比和安迪也向他挥了挥手。老货郎已
经走远了，看不见了，他们俩还在那儿挥手呢。
老货郎走了以后，要不是菲比的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我们一定会觉

得家里冷冷清清的。菲比的爸爸谁也没告诉，突然就沿着丁香树丛间
的小路大步走了过来。他从波特兰赶了一辆轻便马车回来，车上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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